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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视域下的“红色经典”改编

——以3D电影《智取威虎山》为例

 刘　洪　赵步阳　章　澄

2014年12月，徐克第二部3D新片《智取威虎山》

一经上映，便引发了观看潮。

红色经典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与积淀，是中

国民众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京剧《智取威虎

山》更是曾借文革狂潮在大陆家喻户晓，“有井水处

皆能唱”。徐克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以其独特的

表现方式，为我们呈现了消费时代的英雄主义，为

我们塑造了偶像级的英雄群体形象，既满足了中老

年人的怀旧情结，又满足了青少年的娱乐心理。正因

如此，“带上父母，打虎上山”（网络语）成为本次观

影的一大特点，甚至是爷孙三代同看一部电影，这在

中国电影史上，除了特殊的文革时期以外，可以说是

第一次。

据徐克说，20世纪70年代他在纽约读书期间就

曾被京剧《智取威虎山》所吸引。而他的京剧《智取

威虎山》情结，在此部影片的开头，就借用韩庚饰演

的人物予以了揭示。当然，除了圆梦以外，徐克选择

这一题材，还是基于他洞悉到了《智取威虎山》的商

业价值。事实上，徐克的电影在一段时期内一直呈现

出商业性、奇观性和消费性等后现代文化色彩。在红

色经典《智取威虎山》的改编中，这种后现代文化特

征仍然非常明显。也就是说，香港导演徐克在主旋律

和商业之间做了巧妙的后现代式处理，在快意恩仇

与血脉贲张的火爆场面之后，凝重的红色革命历史瞬

间被消解。

红色经典产生于现代主义语境时代。无论小说、

样板戏还是电影，其核心内容都是理想主义、爱国主

义和英雄主义。而到了有着“纷繁复杂的审美特征：

颠覆权威理念，摒弃宏大叙事，放逐传统政治和道

德话语；影像的拼贴挪用、类型嫁接、风格杂糅、戏

仿经典；破碎的后现代时空；消费历史；暴力影像的

美化……”[1]等后现代语境的今天，笔者以为，徐克

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明显呈现出了后现代主义

倾向：

一、 戏仿与拼贴，多元类型杂糅

戏仿，又称戏拟，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性的重新

写作”[2]，表现形式有模仿、颠覆或改造、借用、拼贴

画和拼凑法。[3]后现代解构大师德里达则用“延异”

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德里达认为，延异作为一个

矛盾体，并不代表具体的意义，而是一种意义的不定

状态，在后现代社会，延异的出现表明了任何话语的

写作都不可能是独舞的，而是一种诸文本之间的相

互参照和彼此挪用，一种意义的增殖或亏损，一种话

语的狂欢。[4]徐克电影的戏仿、拼贴/挪用则表现在两

个层面：一是类型元素的杂糅；二是对好莱坞电影桥

段的拼贴。

类型杂糅并不是徐克在这部电影中第一次运

用，他所创作的武侠片都明显呈现出后现代的特征。

早在1979年徐克执导的影片《蝶变》中，他就已经超

越了武侠类型的界限，创造了悬疑、惊悚、灾难与喜

剧等元素融为一体的武侠作品，形成了轻松诙谐、奇

幻灵异的新武侠风格。近年的几部影片中，徐克均采

用这种“混搭”的方式，以此破旧立新，挖掘各种类

型片中不同的审美特质，从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

效果，创造出通俗美学叙事的新境界。

在《智取威虎山》中，杂糅与拼贴的艺术特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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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进一步彰显。电影情节依然是简化明快的，但杂

糅的类型元素则更为多元，在类型元素的融合之中，

又加入游戏等流行文化元素，从而使电影呈现出多

样的风范。影片中既有好莱坞战争片中所应有的火爆

的场面：坦克战、飞机战，也有插科打诨式的喜剧元

素，成为博取观众开心的砝码；多次精彩的枪战又构

成了本片的一大看点，特别是203首长独自枪战的那

一场戏，完全就是CS游戏的真人秀。结尾则以穿越

的方式，让小分队英雄们与当代青年韩庚同坐一席，

完成了从过去的“牺牲”到今日的“幸福”之间的大

跳跃，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勾连。整部影片中最重要

的“智取”——谍战元素则在这样的杂糅中退居次

席，沦为从属。

戏曲元素的融入则是本片多元杂糅的另一表

现，可以说是以怀旧为名义的一次符号拼贴。我们知

道，徐克对传统戏曲有着深深的民族情结，徐克不少

电影中都借用了戏曲元素，在本片中徐克更是把戏

曲元素用到了极致。他直接选取京剧《智取威虎山》

作为片名，又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经典段落“打

虎上山”和“百鸡宴”来结构全片，以此勾连过去与

当下，历史与现实。影片从韩庚因在电视中看到京剧

《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的片段引起回忆开始，

到杨子荣战胜座山雕的京剧片段作为回忆的结束，

开启了故事，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影片在“威虎

山”上“智取”土匪时的台词又是照搬自京剧《智取

威虎山》的经典台词。

而中国戏曲中脸谱文化的巧妙运用，更使得这

部电影在浓重的民族审美情结之中体现出多元杂糅

特点。脸谱是京剧中重要的要素之一，京剧中不同的

人物脸谱，“往往是对其人物形象和性格的艺术归纳

以及道德评判。是真善美、假恶丑等典型人物形象的

外化，重点在于突出人物的道德品格……中国戏曲

脸谱构图极具规律性，力图通过构图来表现人物的

富有个性的类型特点”。[5]脸谱的突出特点是色彩性

格象征化，一切性格特点都流露于色彩之中。在影片

《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张涵予加上了

浓重的黑色眼影，体现出戏曲脸谱中以黑色表示刚

正不阿的性格特征，小白鸽扮演者佟丽娅以面若桃

花的化妆来呈现美丽善良的人物特点，青莲扮演者余

男更以浓艳的戏妆，表现其“祸害了多少兄弟”的妖

媚气质。匪徒们脸谱化、漫画化的特征则更为明显。

八大金刚有着各自不同的戏妆，座山雕干脆隐去演

员的真容，完全脸谱化。脸谱是中国戏剧美学的一大

特色，而脸谱化是红色经典作为某些政治宣传品和

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所造就的形式，在“能动受众”的

当今社会，重新运用脸谱化，笔者以为它不是一种简

单的影视创作手法的回归，却意味着历史的重构，正

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

代史”。这种脸谱化或是向京剧《智取威虎山》的致

敬，唤起大陆观众熟悉的记忆，抑或是“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的表达，但更是以怀旧的名义消费历史。

换言之，徐克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脸谱化不

过是消费时代的又一次娱乐狂欢。

二、 政治话语隐身，江湖侠义出场

虽然观众在观看徐克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

中对“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台词耳熟能详，

但仔细琢磨才发现电影早已“换了人间”。

英雄主义是谍战片的灵魂，尤其是基于革命题

材的谍战片，更把英雄主义作为影片歌颂的永恒主

题。我国的英雄主义长期以来被打上了深深的意识

形态烙印，因此传统谍战题材电影往往是“国共对

峙”的二元结构，重点刻画共产党人的忠诚、智慧，

国民党人的阴险毒辣。1960年拍摄的电影《林海雪

原》也主要选取了原小说中的“智取威虎山”一段充

分演绎，整体风格以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对人物进行

理想化塑造。王润生饰演的杨子荣，机智勇敢、豪

气冲天，以气拔山河的气势打垮了猥琐、狡猾、凶恶

的土匪势力。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诞生于特

殊的年代，其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更深，在理想化

的演绎上达到了极致。在“我仰敌俯，我明敌暗”的

能指之中，单向度宣扬宏大主题的所指，杨子荣也

由此变成了“高大全”“三突出”的典型，脸谱化设

计使得人物成为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成为一种特殊

政治符号化的存在。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极

具传播优势，使京剧《智取威虎山》具有了难以磨灭

的文化印记。

在“当代审美文化已经厌倦那种过于累人的思

想重负，已经不愿向深邃幽暗的精神极地作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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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也无力承受过于沉重的道义感和责任感”[6]的

今天，徐克把《智取威虎山》拉回到了江湖，采取了

淡化革命意识和政治色彩，张扬普世价值观，从而走

向通俗美学叙事的定位策略。具体表现在：

（一）二元对立内核的转换

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国共”二元对立，徐克

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呈现的也是二元对立，但抛

却了政治化，抖落了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政治说

教，脱离了“革命大义”，以“共军”与匪徒之对立对

“国共”二元对立做了改写。由此，匪徒们下山烧杀

掠抢成了剿匪之因，自然结出小分队快意恩仇、除暴

安良的武侠之果。因此，在本片中全然没有了“党中

央指引着前进方向”“时刻听从党召唤”“党给我智

慧给我胆”等政治话语，也没有了以李勇奇为代表的

拥军爱党群众对党“早也盼晚也盼”的呼唤。在徐克

电影中，李勇奇及其母亲被解救后，就不知所踪。至

于村民们则自私胆小，不接受小分队，成为小分队拯

救的对象。

（二）国家民族仇恨转换为家仇

电影增加了小栓子与其母的人物设置。据徐克

解读时说，小栓子就是少剑波小时候（语源自徐克执

导的电影《智取威虎山》纪录片）。原著中少剑波的

姐姐被匪徒杀害，所表现的是阶级仇恨。徐克电影中

小栓子父亲被杀，母亲被强迫做了压寨夫人。依照徐

克的解读，那么小栓子的复仇，即是少剑波的复仇，

小栓子与少剑波镜像的重合，其实是基于一种“家

仇”。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的目的便简化成为

百姓除掉匪帮，为小栓子寻回母亲（英雄救美）。除

暴安良，善恶有报，正是武侠片情节的常规设定。因

此，已很难确定杨子荣究竟是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英

雄，还是换装的江湖武侠英雄了。由此而言，徐克的

3D电影《智取威虎山》是以通俗化、泛伦理的模式

满足了观众对英雄的想象期待，以消费激情为中心

的泛人性化符号展示革命英雄，满足了当下观众对

宏大主题的逆反心理。

三、 奇观辉煌， 人物扁平

奇观电影是当代消费社会快感文化的产物。[7]对

技术的追求，技巧的夸张表达，视觉奇幻的创设，是

徐克电影的主要特色，新科技的不断运用是其法宝。

无论是《新蜀山剑侠》《蜀山传》的翻拍，还是《狄仁

杰》，都不难看出徐克运用高科技手段营造视觉效

果的良苦用心。徐克在谈到《七剑》时曾说：“当一

个流行的风格被过度重复使用时，就会很快达到一

个瓶颈，然后就开始僵化，需要另创有力度和说服力

的方法。”[7]《龙门飞甲》首次运用3D立体视效拍摄

武侠片，就是徐克试图打破他的武侠片瓶颈的一个

里程碑式的创新。它开启了中国3D影片的历史，为中

国电影史上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但3D《龙门飞甲》

的市场效果并未达到徐克的预期，再续3D梦便成为

他电影人生的又一个目标，因此，20世纪70年代就

使他魂牵梦萦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便成为他不二

的选择。

如果说2D时代的四种奇观类型，即动作奇观、

身体奇观、速度奇观、场面奇观只是发生在了影片

中，3D奇观则外化出全方位立体化的延展模式。也

就是说，奇观不仅仅存在于影片内容的本身，它将触

伸到观众的身体与意识之中。[8]3D电影正是以人体

各种感官的幻变为目的，更直接、更有效地营造出具

有真实感的空间维度，进而达到“深度知觉”效应。

3D电影生动、形象地扩展了观影者的视野，由传统

2D形式的“抽象”革新为3D电影的“移情”，在现代

和后现代的区分中，视觉性的主导地位作为转向后现

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使感性得以张扬，呈现“通灵”

的幽眇之感。[9]3D电影《智取威虎山》就是要给观

众这样的感受：旖旎的北国风光，天马行空的雪原

飞撬，险象环生的峭壁飞索，令人拍案惊奇的肉搏东

北虎，偶像级的203首长坦克手，诡异奇幻的密道飞

机……在诸多奇观化的叙事当中，枪战段落更是辉

煌、夺目、新颖迷人，火车站枪战、夹皮沟枪战等都

被3D电影手段制作得超凡绝伦，子弹定格的特效画

面，让空间的立体感得到充分展示。杨子荣在飞机上

大战座山雕的段落，更是运用奇幻的3Ｄ技术手段作

了极为夸张的呈现，在亦真亦幻中，观众从感性层面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在追求令人炫目的视觉奇观之下，电影理性叙事

的能力被弱化，故事与主题奇观不同程度上遭遇了

遮蔽与消解，人物自然会呈现出扁平化倾向，3D电影

《智取威虎山》亦如此。与其视觉奇观的张扬相比，

杨子荣和203首长的主体表现却显得十分单薄，个人

智慧价值的体现也不突出。正面人物扁平化，反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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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土匪的脸谱化特征则更为明显。土匪外形上

是猥琐的，智慧上是低能的。人物的扁平化、脸谱化

造成了意义的肤浅，使得叙事文本意义的自我消解，

透出电影明显的后现代意味。

可以说，3D电影《智取威虎山》能指的过剩割

裂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一边是形式漫无节制地膨

胀和增殖，一边是内容的缩水，其结果是游戏化的技

术遮蔽了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代之以简单的个人

英雄，空洞的所指的能指不再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

的深厚意蕴，只是以强烈的刺激性演绎并完成了视

觉盛宴，满足了大众娱乐、消遣和享乐的需要。

结语

拆解叙事常规，破坏叙事的真实感，使叙事从

一种历史代言人变成为一种能动的叙述游戏，试图

对正统、主流的话语秩序进行翻转，消解主流文化

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并且制造出群体狂欢的

想象图景[10]，是徐克3Ｄ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密

码所在。

毋庸讳言，红色经典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

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1]作

为产业的电影商品化是其必然的属性，通过奇观电影

来赚取更多的票房收入已成为当今电影市场的一个

主流方向；而作为精神产品的电影又昭示人们，电影

要有与视觉奇观相应的内涵和思想，让它和故事、主

题、奇观同步协调起来，唯有此，才是使电影艺术健

康发展的正确路径。 

红色经典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如何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挖掘其 现实价值，在满足受众心理需求

的基础上，传递革命英雄主义，一直以来是影视战

线难解的一个课题。大陆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

掀起过一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但由于过度解

读而遭到专家学者的诟病。徐克以自己的3D电影再

次直面红色经典，作为无害符号被纳入到主流意识

形态所编织的秩序中，受到了观众的肯定与欢迎，

为红色经典重新焕发活力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与

样本。

当然，高大全、高山仰止的神话是现代主义时

代、甚至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在后工业时代，信息膨

胀、物质膨胀，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受众。但简单、

浅薄的对英雄的重构，也无法满足这个呼唤英雄的

时代。不过，就目前而言，即使是好莱坞也无法摆脱

技术高超，内容单薄、人物扁平的困境，徐克是本时

代之人，他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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